Asceticism and Monasticism 苦修主義與修道主義 「苦修主義」一詞，來自希臘文aske{sis（操練），是指一套屬靈操練的系統，其主要目的，是要除去撒但藉世界及肉身加諸我們的枷鎖。它有許多不同的形式，但都有一個共同的修練原則，就是貧窮、貞潔及順服。貧窮是放棄世上的福樂，貞潔是拒絕肉身的快樂，而順服則是服從屬靈導師或生活法則的領導，使靈魂能日漸提升，進入與神同在的境地。
　　苦修主義在耶穌時代是頗流行的，耶穌在曠野受試探（太四1～11），成了日後基督徒苦修的榜樣，他們為此選擇沙漠為苦修的理想地點；到了主後250年，有些隱士（hermits，來自拉丁文之eremitae，指居於沙漠的人）住在埃及中部的山洞之中，苦修主義亦由此而傳遍整個地中海世界，其中最重要的領導人物，包括該撒利亞的巴西流（Basil of Caesarea{\LinkToBook:TopicID=190,Name=Basil of Caesarea}）及耶柔米（Jerome{\LinkToBook:TopicID=653,Name=Jerome}）。
　　儘管當時信徒及部分教士抗拒苦修主義，它仍慢慢成了聖潔的標準記號。教宗大貴格利（Gregory the Great{\LinkToBook:TopicID=529,Name=Gregory the Great}）規定，所有教士及羅馬教會都要實行苦修，到拉特蘭第一次會議（First Lateran Council, 1123）達到高i；羅馬教士必須守獨身，亦是這個會議定規下來的。改教家拒絕這個議決，但至今它仍然是羅馬教士的一個特色。
　　早期苦修主義多是個人進行，該撒利亞的巴西流是其中一個主張修道院（coenobitic，來自拉丁文之coenobium，共同生活）式的苦修，是為今日通稱之修道主義（monasticism）。英文僧侶或修士（monk）一詞，來自希臘文的monachos，意思是「孤寂」，但現今泛指共同生活的教士。東方修道主義仍然是十分個人的，他們強調的是默想的操練；但西方及拉丁教會的修士較重社會及宣教的工作，這種傾向連本受東方教會影響的賽爾特教會（Celtic Christianity，指以前的英倫三島、中歐、西歐等地），也因而改變過來。
　　巴西流為修道主義寫下一套守則，後為本篤〔Benedict of Nursia，舊譯作「本泥狄克」；參本篤及本篤傳統（Benedict and the Benedictine Tradi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200,Name=Benedict and the Benedictine Tradition}）〕修訂；他與同代的迦修多儒（Cassiodorus，約487～583）為中世紀修道主義奠下根基。直到十二世紀，差不多所有西方修道士都屬於本篤會；可惜經過幾百年來的演變和發展，這時候的修道院，已經離開昔日那種守貧、貞潔及順服的理想很遠。此時修道院曾發起多次的改革，亦引起一些新的修道院成立，大多數是在意大利或法國的地方，計有熙篤會（Cistercians）、道明會（Dominicans{\LinkToBook:TopicID=375,Name=Dominic and the Dominicans}）、普利孟特瑞會（Premonstratensians）【編按︰為諾爾伯特（Norbert）在1120年建立，尚嚴格紀律，守奧古斯丁之法則】，及方濟會（Franciscan Order{\LinkToBook:TopicID=476,Name=Franciscan Order}）等。
　　中世紀的十字軍對修道生活也有一定的影響，它們促成一些重默想的修道院，像聖衣會（Carmelites，十二世紀創於巴勒斯坦的迦密山），及軍事化的修道院，像聖殿武士團（Knights Templars）【編按︰原為十字軍組織的軍事宗教團體，為保護聖殿、朝聖徒及攻擊回教徒而成立，現為互助會一組織】，及聖約翰武士團（Knights of St John，又稱慈善武士團，十字軍為保護病傷人士而設，今專責醫院及慈善工作）。到了中世紀中葉，教會重新出現純個人形式的修道士，他們不願進入修道院，只是個人嚴守修道的法則，成為當時四處旅遊的行僧，有些亦守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之法則；此外，平信徒的修道會亦開始蓬勃起來，特別在荷蘭；很多學者均相信，他們對早期改教家的影響很大。
　　中世紀修道院中，婦女的修道會亦相當重要。箇中原因當然頗複雜，但以中世紀社會來說，婦女在社會的地位本不高，修道院內卻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給她們操練恩賜，適用權力。當時有些修道地方，男女居所是並列的，結果招來不少閒言閒語，後來就給取消了。
　　自黑死病災難（1346～9）之後，西歐人口大減，不足以支持數目龐大的修道院，修道運動就開始衰微。到了改教運動的時候，歐洲許多修道院都是空的，教產給占用，也就沒多少人反對了。當時很多改教運動領袖原本都是修道士，後來離開修道院而參與改教的工作，馬丁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就是最出名的一個。他們認為傳統的修道生活是不足夠的，他們的目的，正是透過改革來復甦靈性，只不過使用的方法，不再是昔日那種苦修了。
　　在復原教（Protestan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65,Name=Protestantism}）中，修道主義一直不受重視。1850年後，歐洲教會開始出現一些紀律嚴明的團體，但成就與影響都不是十分明顯。羅馬天主教及東正教修道主義仍然繼續進行其工作，但現代生活帶來的壓力，就連最具傳統及出名的修道院，也受到很大的衝擊。今天大多數修道院都感到招募困難，在可見的將來，昔日男女修士給社會帶來的影響，必繼續減少。
　　歷來苦修士的作品都是教會中最具成果的，包括靈修上及神學上的著作均是如此；有些時候，修道士的靈修（Spiritual{\LinkToBook:TopicID=1109,Name=Spirituality 靈修生活}）故事幾乎與一般的神學作品有同等地位，尤以中世紀為然。今天東正教的僧侶，仍被看為神學的精英分子，而苦修經驗仍然是最高形式的神學，與西方純從學術來釐定神學的作風不一樣。
　　修道士作品中有不同的神學原則，我們要仔細區分；我們可以按不同的修習原則，來分為個人及群體兩種靈性生活。個人的靈修生活要求一種嚴格的自制操練，特別是針對肉體方面的法則，他們認為人與神相交的主要攔阻，就是人的邪情私慾。這種神學傳統非常重視神修（Mystical{\LinkToBook:TopicID=822,Name=Mystical Theology 神修神學}）的經驗，其至終目的，是要獲得有福的異象（參神的異象，Vision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1215,Name=Vision of God}）。修士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禱告，有時是長時間的，另加上默想的工夫。西方教會的修士常要參加長時間的共同崇拜，頻頻參加聖禮；但東方教會的修士則覺得這些不過是外在的禮儀，人若恆久默想，他就不用倚靠外在的禮儀，內心可以直接親近並敬拜神；故東方教士較重個人的靈修工夫。
　　西方教士在個人靈修外，還重視群體靈修。他們看修道院為開向天國的窗戶，在修道院內，被救贖的子民要一起生活和敬拜，因而能預嚐主再來的滋味。雖然東方修道院也有共同靈修的生活，但比較起來，它就不像西方修道院那樣受重視；結果是怎樣呢？西方修道士因為自成一團一國，他們的神學與這現實世界就分隔開來；東方修道院並不看自己與世界是分立的，他們的神學也就少作這種分割了。
　　修道院的靈修生活很重視屬靈的爭戰，他們認為邪靈是真實存在的，無時不危害他們及整個世界。此外，他們以寓意解經法來讀聖經，尤重雅歌、摩西生平，及創世記列祖的故事；因為按修道的傳統來說，人的靈魂就是基督的新婦，他們是從這角度來解釋舊約的愛情詩章。為什麼列祖時代那麼重要呢？有部分是因為列祖都是在沙漠地帶度過他們的一生，這與修道主義源於沙漠是互相呼應的；再者，他們認為摩西律法是屬靈的，也符合信徒的屬靈經驗。
　　上述只是修道主義的大概，在這之外，自然有許多不同的經驗和解釋，可惜修道士不大喜歡研究修道主義的不同形式和觀點，只關心神學的其他方面，甚至是別科目的問題。
　　【編按︰修道主義在近世紀受到三方面的批判而衰落︰改教家認為修道主義已離開福音的真諦，修道院歷年累積的巨大財富，不單與耶穌簡單的生活不相配，也成了野心勃勃的政治家，及沒有召命之人染指的對象，造成修道院變得世俗化的大因由；啟蒙運動亦批評整個修道主義違反人性及自然；最後一個反對修道主義的，自然就是二十世紀的世俗主義了，它使修道主義看起來不合現代人的需要。
　　修道院光榮的日子可能是一去不返了，但修道士的經驗及思想，卻絕未過時。西方教會經過幾百年的變易，靈性生活似乎枯竭於種種近代興起的思想形態和生活方式，人再一次感到源於修道院的神祕主義（My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23,Name=Mysticism}）可能會滿足人要與神契合的欲望，坊間不單充滿種種供應平信徒所需的靈修文學，世界著名的學府亦紛紛開設與神祕主義有關的課程，學者以誠懇又正面的態度，來研究昔日修士與神契合的經驗和作品；每年以此範圍來作博士論文的，亦有增無已。修道院的外牆可能逐漸瓦解，但它的精神正喚醒人潛伏已久的渴望︰人神相交的理論與實踐。】
　　另參︰靈修生活（Spiritual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109,Name=Spirituality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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